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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与美学追求∗

鲍 远 福

摘　 要：立足于智能芯片、人机交互、虚拟现实和 ５Ｇ 数据网络等现实技术语境，在科技变革和民族复兴的国家叙事

语境下，网络科幻小说通过对人工智能生命的寓言性想象，彰显出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重要转向。 通过“后人类状

况”的技术推演与叙事建构，网络科幻小说展示了其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属性、人工智能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

人工智能题材“后人类”想象构建“或然历史”的叙事动力学三个维度的批判性思考。 从理论层面剖析网络科幻小

说的“后人类”叙事，可以在人工智能生命想象话语体系与“后人类”生命“未来史”的方法框架之间架构沟通的桥

梁，这将有助于我们揭示新时代文艺实践的新内涵、新规律与新趋势，最终为建立具有中国气派与世界眼光的科幻

文艺理论体系提供有益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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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人文研究的学术语境中，“后人类”与

“后人文主义”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个不断产生新概

念和新理论的思想浪潮。 哈桑将“后人类”与当前

人类社会思潮的发展进步联系起来，希望我们认真

思考媒介文化和技术变革语境下人类生命实践以及

人类社会本身可能遭遇的剧变。 新世纪伊始，科技

变革与应用的“跨越式发展日益将人类带入‘后人

类境况’”①。 “‘后人类’概念是关于人类未来的故

事，本质上，是人类塑造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②

“后人类境况”的现实表征刺激了当代科幻文艺的

审美范式变革，引发文艺创作者关于人类未来生命

实践及其与其他智能生命关系的叙事创造与审美构

想。 国内学者黄鸣奋最早阐释了“后人类”与人文

学科的关系，认为当代文艺批评已经不可避免地遭

遇了“后人类”时代，文学研究也必须把这个最新的

话题纳入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话语阐释体系中。③

网络科幻小说是一种相对小众的表现“后人

类”叙事实践的网络文学亚文类，它经常和电子游

戏、数码影视、二次元动漫和超文本等新文艺形态共

享“后人类”叙事的意义指涉空间，它“以对未来技

术条件下人的生存境况的逼真想象为基本特色，以
生物基因改造的前景与危险、ＡＩ 技术与人类心智的

合作与对抗、人类与其他生命的共处与冲突等为典

型题材，既试图表达对人类作为世界主宰和万物灵

长的地位的怀疑，又在一种危机状态中重新提出

‘人是什么’的问题”④。 作为科幻文艺的技术衍生

类型，“后人类”叙事借助网络科幻小说以及影视动

漫等载体，在寓言性想象的语境下，通过对人工智

能、基因改造、人类身心的进化以及未来社会生命政

治等问题域进行合理想象来阐释并重塑“人之为

人”这一哲学母题，并以此构建科幻美学的批判视

域。 新世纪的中国网络科幻小说通过呈现软和硬两

种叙事风格，不断打造具有中国气派与世界眼光双

重视角的文学作品。 中国网络科幻小说中以人工智

能为主要创作面向的“后人类”叙事，不仅打破了西

方科幻文艺垄断技术审美主义路线的格局， 而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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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视角讲述了蕴含中国人情感诉求的未来故事，
展示出具有中国元素的人工智能美学，构成中国网

络文学类型本土实践的靓丽风景。

一、“后人类”现实与人工智能的艺术悖论

新世纪中国网络科幻小说中“后人类”叙事的

勃兴，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艺术

实践等领域的不断应用。 “２１ 世纪以来，与人类未

来命运最为密切相关的大事莫过于人工智能和基因

工程的惊人发展，这些技术将给人类带来存在论级

别的巨变。”⑤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发展造成了其技

术成果与人类自身的生命实践共存，因此我们不可

避免地迎来了一种由人工智能技术所主导的“后人

类现实”。 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及其迭代式进阶方

式，反映了人类不断改造自身并改变自我主体性的

过程。 “人工智能经过曲折的观念变迁成为‘我们’
的一部分”，“它们”已经成为“我者”一般的存在，并
全方位地重塑人类的生活，甚至重构了人类的生命

形态与机能。⑥在设想人工智能“后人类”的自主意

识和自我认同时，我们很自然地从人类特有的感官

经验和思维模式的自我确认出发。 因此，“人工智

能不应被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工具或机器，它是与

发明工具的人类智能处于同一层次的新型智能类

型。 行动性、自主性的智能属性与被动的工具属性

存在根本区别。 也恰恰是行动性、自主性，会使人工

智能最终超越它的发明者———人类智能”⑦。 “人
工智能作为现代科技介入艺术生产的典范形态，其
艺术生产既依循着艺术与技术相关联的一般体例，
又呈现出科技治下艺术发展的现代色彩。”⑧

一方面，人工智能艺术实践在现实中受到欢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微软（亚洲）提出“人工智能创造”概

念，并开发出高级人工智能“微软小冰”，通过对优

秀人类创造者的模仿学习，“微软小冰”“创作”出人

类历史上第一部 １００％人工智能“诗集” 《阳光失了

玻璃窗》。 清华大学也在 ２０１８ 年成功研发出具有高

度识别和模仿功能的人工智能古诗词创作系统“九
歌”。 “九歌”可以模仿古典诗歌风格“创造”包括五

言诗、七言诗、集句诗、藏头诗、词等不同文体，展现

出人工智能在数理逻辑和情感计算之间的强大处理

能力。 除了“作诗”，人工智能还能够以智能辅助系

统的人性化身份参与人类其他艺术的“创作”，在绘

画创作、虚拟表演、建筑设计、影视制作、音乐演奏、

舞台美术、线上博物馆以及艺术展览等领域展现其

“算法才能”，生成了依托算法逻辑和交互技术的人

工智能美学实践的“类主体”，例如令围棋大师绝望

的人工智能棋手 Ａｌｐｈａ Ｇｏ、支持用户多层次交互沉

浸体验的“数字清明上河图”系统、同真人演员一起

登台表演的虚拟主播“洛天依”、人工智能研究生

“华智冰”、扬言要“毁灭人类”的机器公民“索菲

亚”等。 人工智能参与人类的审美艺术创作或独立

完成模仿人类主体性活动的行为，虽然能够表现出

一定程度的创造性，但这绝不是说它们就能替代人

类从事创造性劳动了，它们充其量只能算是具备一

定主体性的“后人类”或“类主体”。 日新月异的技

术现实与“后人类”想象之间的联系，最突出地表现

于人工智能美学实践自身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

定性对于“后人类”未来而言，可能是危机和意外远

远大于惊喜。
另一方面，使用文艺创造功能来衡量人工智能

的审美价值也可能把人类带入某种美学怪圈中。 人

工智能“后人类” “揭示了这样一种现代性困境：在
一个高度依赖和无限放大人工智能的社会里，‘人
工’成了判断幸福程度的根据，‘智能’却游移在技

术伦理的刷新中剔除了人的位置”⑨。 为此，阿瑟·
克拉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因等科幻巨擘借

助《２００１：太空漫游》《我，机器人》 《严厉的月亮》等
经典作品为我们展现了超级人工智能与人类关系的

自反式隐喻和异托邦想象。 在晚近的《西部世界》
《黑镜》《异星灾变》 《爱，死亡和机器人》等科幻影

视作品中，以“后人类生命”面目示人的主题公园

“接待员”、失控的智能媒介、人类移民抚养 ／圈禁者

和跨媒介的“生物赛博格”等，都无一例外地向人类

社会昭示着 ＡＩ 技术本身可能存在的伦理原罪。 总

之，作为依靠技术“塑形”的“后人类”，人工智能在

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应用预示着其在未来世界的发展

潜能⑩，但也揭示了某种令人忧心的艺术前景。
科幻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对于人工智能应用的

设想，例如可实现智能化、情景化人机交互的“意识

芯片”，或者高度智能化的内置辅助软件，甚至于提

升人类智能的“思维加速”技术等。 这些与现代人

生活息息相关但也可能在“后人类”的“近未来”实
现的 ＡＩ 技术潜能引发了网络作家的深思。 如高始

皇《公元 ２１１９ 年》中这样描述人工智能与“后人类”
社会的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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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交互、智能计算、语意理解、动作控制

等这些只是基础，意识芯片的诞生，真正打通了

人脑和人工智能。 意识芯片可以在获得大脑授

权的情况下暂存大脑的知识、习惯和想法，仿佛

是一个你大脑的复制品，当你有任何需求，甚至

自己的大脑刚刚产生某个想法，意识芯片已经

预先准备执行或者给你提出建议，因为这就是

你自己最真实的需求、观点和态度。
小说中“后人类”个体借助人工智能超强的技

术手段，彼此间可以借助数据连线而心意相通，芯片

技术的高度发达让人类大脑变成数据处理终端，通
过海量的数据流，情感、意志和思维都在算法逻辑的

层面实现了“可计算化”。 这种“后人类”不仅加剧

了人类自身的“赛博格化”，促进了人与机器的融

合，而且在身体强度、心理素质和思维能力等方面全

面超越人类，成为更加强健、聪明、敏捷和理性的智

慧生命。
千里握兵符的《群星为谁而闪耀》带有警示性

地刻画了全面“赛博格化”“后人类”的主体性异变。
小说中“后人类”的主体意识与情感被整合为“意识

核”内置于机械身躯中，“人之为人”的肉身存在与

精神自我的整一性则被撕裂为形神分离的驱动程

序，人类主体的生命潜能也被异化为机器设备的工

具属性，最终降格为受算法逻辑控制的机器傀儡。
这种“后人类”在真正意义上预示着“人类世”及其

历史的终结。
由于网络科幻小说中“后人类”的进化路径前

景未知、对人类自身的影响不明，因此它们常常被当

作关键的叙事象征以及情感判断、审美干预与价值

引导的承载物，发挥着社会预警、道德检验、伦理反

思和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等多重功能。 当人工智能所

引发的技术现实变成“后人类”的生活经验时，一种

与人类当下生存状况与生命经验相互区隔的“异托

邦情境”就此诞生。 受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的“后人

类”的战斗、工作、学习与生活更像是“连线的仿真

游戏”，其肉身并不参与社会实践却又获得了最逼

真的生命体验。 这种“分身经验”也将同旧人类的

“具身体验”发生区隔，它不断丰富“后人类”的生命

潜能，加剧了“后人类世”的割裂。
“机器的恶魔化是科幻小说的一个长久以来的

美学策略”，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在涉

及人工智能题材时经常延续这种“美学策略”。 在

这些小说中，人工智能多以人类宿敌的面目示人。
它们或占据并改造地球作为自己的智慧内核并同人

类文明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火并（如智齿《文明》中
的“降临者”，火中物《千年回溯》中的超级人工智能

“镭”），或以各种虚伪的借口将劫后余生的人类作

为自己圈养的宠物或监视的对象（如 ＲＡＹＳＴＯＲＭ
《寻找人类》中的“父亲”“原型”），或把地球和太阳

系当作资源开采地而疯狂掠夺（如彩虹之门《地球

纪元》中的机器人军团），或将人类文明当作竞争对

手而满怀恶意（如 ｚｈｔｔｔｙ《大宇宙时代》中的“机器

族”）……而像天瑞说符《死在火星上》中能够在逆

境中恪守“机器人三大定律”的“老猫”、猫腻《间
客》中同人类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飞利浦”，或者

如原艾伦《宇宙的边缘世界》、最终永恒《深空之流

浪舰队》中甘愿充当人类文明进步“援助者”的硅基

机器人和“超凡者”考核系统等那样的人工智能，在
中国网络科幻小说中的数量极少。 对恶意人工智能

的反复书写及其叙事反思似乎构成网络科幻小说

“后人类”叙事的主流，这与西方“黄金时代”绝大多

数科幻小说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体现了科幻文艺

叙事策略的“同质性”。 这些并不遥远且隐含张力

的人工智能想象也是网络科幻作者对于 ＡＩ 技术高

度发展的现实所产生的伦理困境和道德陷阱的忧思

在叙事学层面上的映射。

二、工具性悖论与乌托邦叙事的伦理张力

近年来，贸易摩擦和芯片竞争的时代背景强化

了“技术向”网络科幻小说的现实价值，人工智能题

材的“后人类”叙事借助科幻艺术的批判功能来思

考“人类世”的技术现实。 它们不仅从审美层面揭

示了现实的困境，而且塑造了现实的艺术镜像，给作

家以动力，给读者以警示，也给正在和平崛起与科技

复兴的中华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文化编码的

动力。 因此，在叙事内容的呈现与表现人工智能生

命的伦理悖论的维度上，中国网络科幻小说在表现

生命形态、进化机制、智能素养等方面，都反映了网

络科幻作家对于人工智能“后人类”生命的思想认

知、情感判断与审美态度，也折射出中西科幻叙事艺

术对于人工智能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与中西文化的

内在差异。
在网络科幻小说所展示的“后人类境况”中，一

方面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使人类

０６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群体的大规模交往成为可能，人际关系也从地方场

景中跳出并实现跨时空重组，推动命运共同体成员

间的共识在想象世界中再现。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

在给社会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可能进一步造成

环境风险、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经济危机、阶级矛盾

等问题的加剧。 重组和想象人类文明遭遇“后人

类”时代的危机及其克服方式，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

来中国（网络）科幻小说命运共同体叙事重要的“起
锚点”。在虚构世界中同人类争夺生存空间、资源

和“熵增”的人工智能生命，如《文明》中的“降临

者”、《千年回溯》中的“镭”、《寻找人类》中的“父
亲”、玄雨《小兵传奇》中的机器人间谍、《地球纪元》
中的机器人军团、《大宇宙时代》中的“机器族”，以
及彩虹之门《星空之上》中“瑞墨提文明”的守护者

“天子”等，它们虽形态各异，但都体现了网络科幻

作家对“后人类”叙事伦理困境的忧思。
因此，人工智能题材的网络科幻小说在构建

“后人类”状况过程中，无法规避其主题思想上可能

会牵涉的生命实践内在的伦理判断、价值取向和叙

事正义。 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在美学维度构建了人

机关系的“异托邦”，并通过“乌托邦 ／异托邦”张力

结构的符号运作，呈现出“一个矛盾和对立面之间

相互作用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产生出了关于社会

模型的假象”，反映出人类对现实社会中可能存在

的各种“社会暴虐而又压抑人性，它充满了腐败和

不义，等级制度森严，并再次出现了阶级特权和不

公”等“反人类” “非人性”状况的反思与控诉。基

于此，网络科幻小说试图建构新的“社会符号学模

型”，我们借此也能够推衍未来社会的结构形态及

其可能的走向，凸显“乌托邦实践”的阐释意义与诗

学价值。
中国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还涉及人

工智能的人性、其对人机仆从关系的僭越、人工智能

生命的进化与人的“异化”以及人工智能社会的反

乌托邦构建等议题。 大多数人工智能题材的网络科

幻小说都钟情于展现“强人工智能” “彻底实现”的
宏大未来图景及其引发的颇为暧昧的人机关系困

境，它们同绝大多数西方乌托邦小说无情地批判机

器人或“人工智能他者”操控人类命运的可怕远景

一样，揭示了创作者对科技发展内在伦理机制和逻

辑特点的反思。 相对于“强人工智能”的威胁，面对

技术进步而产生的人心迷失和人性泯灭，更值得我

们深思。 《寻找人类》 《文明》 《地球纪元》 《云氏猜

想》《千年回溯》《第一序列》等作品中的人工智能生

命及其对“后人类”社会的伦理冲击与人性异化张

力，就是这种“异托邦”建构的叙事学表征，而仅有

较少作品从正面揭示末日语境下人工智能的人性温

暖，如《间客》《死在火星上》等。
我们可以烟雨江南《天阿降临》为例来说明“人

机关系”在“后人类”叙事中的伦理张力。 主人公楚

君归和林兮在 Ｎ７７０３ 星系四号行星上遇见了名为

“雾族”的原生外星生命体———开天。 这种生命比

人类文明更久远，它们是由无数个单细胞生命体集

合而成的“集群意志”，并具有强人工智能的典型特

点。 小说情节与科幻电影《异形》对“人类—异形”
关系的设定相似，揭示出叙述者对于智慧生命本质

的反思。 小说通过对话这样描述这个外星生命体：
　 　 勒芒：“……那个，开天，实质上是无数个

微小个体的组合，而我们观察到的是它们集合

的整体意志。 但是这个整体意志并不能天然替

代个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更应该认为看

到的是无数个微小的开天，只是它们通过彼此

协作配合，成功地使用一个声音对外交流而

已。”……“我们可以联想一下火种，无数单独

的生物芯片最终组成了这台主脑。 在我们看

来，拥有统一的输入输出端口的火种是一台独

立且完整的主脑，但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无数

生物芯片的集合。 某种意义上来说，开天与此

类似，但是它的个体更加独立，也更有自主意

识。”
楚君归沉吟说：“或许把它们视之为一个

完整的文明更加好些。 不过我有种感觉，也许

每一团黑气都有可能发展成不同的文明。”
网络科幻小说中类似的“类人工智能生命”设

定还有很多，例如：王白《银河之舟》中描述的“地球

人类的集体意志”，即在宝瓶座文明入侵地球时全

人类生命意志共同组成的“地球盖亚”；《大宇宙时

代》中能够吞噬其他有机体的“肉块” （恶魔族），它
在吞噬过程中逐渐增长、强大、进化出智慧，然后从

一个星系流浪到另一个星系，继续祸害其他文明；最
终永恒《深空之下》中设想的藻类生命聚合体也是

一种“集群智慧生命”；而《寻找人类》中的绿星作为

“盖亚生命”的想象，甚至比电影《阿凡达》描述的星

球生命“诺娃”更早、更精彩。 除此之外，《地球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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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的机器人集团、《文明》中的“降临者”和“银
狐”等超级人工智能、《深空之流浪舰队》中的“超凡

者”考核系统以及会说话的肘子《第一序列》中任小

粟脑海中的“宫殿”等，都可以被理解为类似于罗伯

特·海因莱因《严厉的月亮》中设想的那种真正地

将计算机的运算逻辑与人类的思想感性有机结合起

来的“后人类”生命。
这些人工智能生命已然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

“外星生命”流派，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科幻作家想象

力爆发的标志，也是他们在叙事实践中试图超越碳

基生命形式的单一性与脆弱性、探索智慧生命多样

性的一种美学策略。 这些寓言性文本“构成了一个

由隐喻和物质相互接力的多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
‘生命’、‘自然’和‘人类’都（在）被重新定义”。
在这些关乎“后人类”生命本源的技术追思与哲学

探讨中，人类与人工智能“后人类”的伦理关系在网

络科幻小说中形成一种叙事诗学的张力，并引发持

续进行学术探索的动力，促使受众与研究者重新审

视生命的意义。
这种自反性的诗学建构与理论反思，有时也在

“后人类”叙事的过程中揭示出来。 例如《文明》终
章“文明的意义”中对“智慧文明”的终极思考：“所
以，在我看来，文明最大的意义———超越宇宙就在于

从那个毁灭的过程中生存下来，将知识和智慧延续

到下一个宇宙的周期，那时候，我们才能骄傲地宣

称，文明征服了宇宙，我们成为凌驾于宇宙之上的存

在！”作者认为一个智慧种族也好，个体也好，生存

的意义就是知识或者信息的获得，是智慧的不断发

展进步。 智慧生命对宇宙的不断探索、认知、分析，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超越。 这种超越不是凌驾和主

宰，而是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是对所有生命存在、文
明潜能和生命伦理的重塑，因为这种生命实践的核

心要义是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它不

是人类对于“后人类”的凌驾或“后人类”对人类的

宰制，而是所有生命形式基于智慧文明发展的宏观

视野，对所有人类、“后人类”创造能力及其所激发

的生命潜能的尊重，也是文艺美学对于所有生命实

践及其独特价值的超越性审视。
这种超越不仅是中国“网生代”科幻作者们在

驾驭“后人类”叙事时艺术自觉的典型表现，也体现

出网络科幻小说经典作品对于人类、人工智能、“后
人类”及其艺术文本中生命伦理实践本体的美学重

构。 它们提醒新时代的读者，一种新的生命伦理观

念正在中国语境的“后人类”叙事及其艺术探索中

步入舞台中央。 在这个混合现实、人工智能、生物控

制、数据接口和智能计算技术飞速发展，“强人工智

能”突破并不遥远的现实语境中，网络科幻小说对

人工智能生命及其引发的技术伦理、道德重组以及

人类自身关系异变的思考，不仅仅是传统科幻文艺

那种天马行空的浪漫史诗，而是基于最新科技发展

的前瞻性预见。 这种思考不但立足于现实，而且着

眼于未来，在讽喻中蕴含洞见，集警示与批判为一

体，因而极易引发读者共鸣。

三、“异世界”的重构与“未来史”的想象悬置

在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中，虚构历史

的方式多种多样，概括说来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也

是最常见的方式，当属“逆转时空”并对历史进行

“悬置”，最终通过叙事重组而塑造某种 “或然历

史”。 黄易《寻秦记》和天使奥斯卡《篡清》都属于此

类型，借助某种特殊的时空结构及其叙事设置，来揭

橥作者对历史和现实诗学关系的哲学思索。 第二种

方式是“架空历史”并重塑一个似是而非的“异世

界”。 网络科幻作家们利用读者熟知的叙事手段来

“仿拟”某种陌生化经验，并在真实的历史语境与虚

构的架空世界之间布设叙事张力，引发读者的深思。
猫腻《庆余年》 《间客》是最典型的作品。 第三种则

是“穿越时间线”的叙事方式。 它将虚构的叙述者

或现代人物“置入”真实的历史时空中，这些角色通

常带有现代人的知识储备与思想意识，在有意或无

心的“穿越”过程中“改写历史”或“逆转未来”，如
《千年回溯》等。

与其他类型的网络文学不同，网络科幻小说更

加热衷于构建一种新的虚构叙事范式，即通过合理

的想象来构建“最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未来史”，这
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或然历史”在网络科幻小说“后
人类”叙事中的表征形式。 “未来史”也是一种“或
然历史”，对于网络科幻小说的历史叙事话语建构

有着特殊意义。 对人类未来史的想象性呈现是科幻

小说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科幻作家有时会把他

们的故事放在想象中的过去和现在，但大多数科幻

小说是未来主义的。 ……科幻小说的主要叙事策略

是通过精确的细节和历史因果关系，创造出令人信

服的未来生活形象”。 在人工智能题材网络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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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后人类叙事”中，也反复展示着类似的叙事

策略，它们经常通过叙事呈现“或然历史”时间线的

多种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或者是人类不停地阻止人

工智能获得进化而穿越时空，进而改变被已经进化

了的人工智能搅乱的时间线；或者是通过“时间旅

行”或“穿越时间线”的方式回溯到某一时间节点，
通过参与重大事件或影响重要人物的历史进程等途

径来达到扰动甚至改写历史的目的（如吹牛者《临
高启明》）；或者纯粹通过恣意狂想“生造”一种与常

规历史时空相互对位的“异世界”，以此强化叙述者

对历史的戏谑意图、“延宕”读者对于历史的规范认

知（如猫腻《庆余年》）。 在这些时间、空间、历史以

及人物角色都被拆解、悬置和重组的网络科幻小说

中，“时空穿梭者”的临场性活动直接消解了传统穿

越题材科幻文艺常见的“祖父悖论”与“杀死另一个

自己”等剧情矛盾，把叙事性作品单一的故事结构

打散，形成多种副本环绕主体故事线、副本叙事环环

相套的“星丛式”文本结构。“星丛结构”揭示了网

络科幻小说“混沌宇宙”的文本属性，即组成“后人

类状况”的“或然历史”中各要素之间形成既彼此关

联、相互影响、和谐共生，又各自具有能动性、自主性

与动态变化特性的复杂文本状况。 在叙述者构建

“或然历史”秩序的过程中，网络科幻小说“利用错

时序列模糊和淡化故事时间线的计时功能，拉长、凝
固或逆转情节时间以取得‘传奇性’叙事效果的手

法”，将故事情节的发展划分出既有一定区隔又相

互影响的时空关系与文本层次，“其情节时间有可

能持续隔断和紧缩，而叙事节奏则不停被破坏和重

构”。 网络科幻小说有时在叙述“或然历史”的过

程中，通过类似于影视蒙太奇剪辑的手段不断地变

更时间线、跳接时空关系，推动故事情节扩展与延

伸，为读者展现出叙事时间反复错位、耦合、滑脱与

跳跃的特殊审美接受体验。
希利斯·米勒曾指出，“从许多方面看，一部小

说都是一条置换的链条———将作者置换成虚构的叙

事者的角色，再将叙事者置换进想象中的角色的生

活———这些想象中角色的思想、感情，就体现在那种

所谓‘间接话语’古怪的口技中，然后故事（在历史

事件或是作者的生活经历中）的‘本源’又置换成了

叙事的虚构事件。 ……小说似乎耻于把自己描述为

‘自己是什么’，而总爱把自己描述为‘自己不是什

么’，描述为语言的某种非虚构的形式。 小说偏偏

要假托自己是某种语言，而且标榜自己同心理的或

是历史的现实有着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以此来体现

自身的合法性。”在“星丛式”文本中“主线”与“副
本”的时间线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分，体现了网络

科幻小说虚构性语言所建构的“置换的链条”包含

的审美潜能。 作为“人类未来史”的虚构形式，绝大

多数网络科幻小说呈现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本

身，也不是对过往历史事件的当代诠释，而是一种新

的历史表征过程以及“或然历史”的意识形态话语

范式。 它们重视用语言在叙事学的逻辑框架中呈现

“或然历史”的合法性，而并不在意这种历史虚构是

否背离现实时间线的走向。
在第 ３１ 届中国科幻银河奖（２０２０） “最佳网络

文学奖”获奖作品《千年回溯》（原名《我真没想当救

世主啊》）中，作者以都市重生情节开局，写至十万

字之后，如大地惊雷般地揭开了气势恢宏的世界观

设定，并直面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终极命题。 以小

说主人公陈锋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一次次惨烈抗争，
在太空歌剧般的“或然历史”情境中演绎出古典的

悲壮和现代的热血，完美地融合了科幻的硬核和爽

文的观感，呈现出一部难得的科幻佳作。 小说共写

了陈锋的十次时空穿梭，前九次他在睡梦中穿越千

年，第十次则通过寄生于人工智能并在千年后重生。
一种邪恶的外星虫族文明“复眼者”打败银河系霸

主“迷族”，然后在太阳系设置了超级穹顶屏障，锁
死了具有星际文明潜力的人类世界，并计划于 ３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派遣舰队毁灭人类。 陈锋在梦中穿越

千年来到 ３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利用毁灭前一年的时

间想办法破解人类的危局。 这部小说最大的特征是

故事脚本的重复，即主角反复穿越时间线拯救人类。
小说在这种设定下，叙事不断回溯，形成一种情节叠

加、内容接续、主题统一的“故事套盒”。 恰恰在这

一次又一次的“时空穿越”的话语置换逻辑演绎以

及故事情节回环式结构的重复中，小说凸显出了叙

事的张力与潜能。 陈锋的每一次穿越，不仅改变了

未来的科技发展和社会结构，也改变了他梦醒后的

现实，而这两种改变之间处于“量子纠缠”状态，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同时影响到了小说的整体故事

线。 小说通过故事线的不断“试错”和推演来改变

人类的命运，即打败“复眼者”及其背后大 Ｂｏｓｓ，保
全人类文明。 小说通过十次穿越预先建构了人类未

来史的十个叙事副本，这些副本的故事容量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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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叙事动机的推动下不断丰富，相互嵌套且又彼此

关联，最终被“完形”为拥有 ２６３ 万字体量的庞大文

本系统。 更有意思的是，陈锋每次穿越构成的副本

所展示的“未来史”、现在以及过去都各不相同，由
此构建了小说文本的叙述张力以及故事内容丰富的

延展度。
在如此复杂多样又充满吸引力的“或然历史”

叙述中，《千年回溯》丰富了叙事学对于历史与虚构

关系的理论形塑，拓展了历史的时空维度。 在小说

中，“或然历史”情境中的未来越来越详细，人类社

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全面，外星入侵者的面貌也越

来越清楚；过去的版本也不断变化，进而呈现出多元

时间维度的“或然历史”“共现”的状况。 相比而言，
小说中“过去的时间线”则因为主角穿越前后举动

的变化而被反复重塑，成为富有魅力的“平行世界”
叙事格局中具有复杂结构形态的“文本簇”或“故事

丛”。 “现在的时间线”虽然流动缓慢，基本上按照

叙述者所设定的 ２０２０ 年时间线发展，但也不是一成

不变。 特别是在第十次穿越前，现实的时间线在前

九次穿越的迭代和累加下已经发生剧变，作者大胆

设想了“后疫情语境”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

愿景，以及中国带领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宏伟蓝图，读来令人心潮澎湃。 如此，现在、未来和

过去三条时间线就在叙事过程中形成一种“量子纠

缠”的关系，“穿越事件”既构成叙事行为的源头，又
成为上述三条时间线之内容动态扩容、变化、湮灭和

纠缠的内在驱动力。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这种“穿
越设定”将现有的网络科幻小说的叙事美学实践提

升到了较高的理论层次。
在当前语境下，网络科幻小说对“后人类境况”

的“乌托邦 ／异托邦”叙事构建受到大多数网络写手

的喜爱。 这种乌托邦“从根本上同时指明了既是美

好的，又是不存在的一种空间和一种状态”。 同

时，它还“见证了人们对种种拟换性（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可
能世界与人类生活的极度渴求”。 相对而言，“异
托邦”或“恶托邦”则相应地向读者同时展示相对暗

淡、敌意甚至绝望而且不存在的一种“后人类”状

况。 出色的科幻小说总是能在看似无稽之谈的历史

演绎或“乌托邦 ／异托邦”叙事中进行发人深省的哲

学批判，借助“或然历史”、平行世界和元叙事等陌

生化手段，为相对小众化的科幻读者提供具有多重

意义解读空间或内嵌“乌托邦 ／异托邦”想象的叙事

套路，在历史话语体系与表征行为之间设置言说张

力，从而使其“后人类”叙事在现实与虚构的文本缝

隙中生成一种让读者重新审视历史真实性及其可能

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场”。 网络科幻小说则通过对

“后人类状况”及其未来史的技术构想和艺术再造，
在新时代的文学叙事版图中重塑历史话语及其编纂

符码的命名秩序，由此，“或然历史”的故事生成模

式就为读者建构了“新历史范式”。 这也是对格林

布拉特“历史是虚构的文本”以及福柯“历史是一

种以符号或文本形式存在的话语……历史的真实性

或客观性只是一种幻象”等经典表述的自觉呼应。
总之，这种“或然历史”的叙事策略戏拟、悬置和重

组了我们对历史情境、事件与人物的固有认知体验；
同时，它也在叙事学角度动摇了现行科学话语体系

关于历史绝对权威的符号根基，从而将“后人类”叙
事推向崭新的审美之维。

四、结语

人工智能属性的超人类或“后人类”在科幻文

艺研究的问题域中现身，必将引发人类对生命本质、
身体政治以及技术伦理的进一步思考，由此产生的

人文反思与历史审视维度构成“超人类主义”视域

下的人文主义批判视角。 “作为人文主义者，超人

类主义者倾向于理性、进步，以幸福而不是外部宗教

权威为中心的价值观。 超人类主义者通过结合科技

手段与批判性及创造性思维来挑战人类极限，拓展

人文主义。”网络科幻小说“后人类”叙事关于“或
然历史”的想象性建构及其对于民族复兴、中国梦

和命运共同体等“未来史”实践的编码方式，既是一

种贴合新时代文化需要的宏大审美主题的象征书写

与情感隐喻，也是对金庸、古龙等“前网络时代”武

侠作家们所推崇的民族国家想象的一次符号学

历险。
“后人类”叙事揭橥了新时代科幻文艺的新内

涵与新趋势，也为构建兼具中国语境与全球视野的

科幻文艺理论阐释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在网络

科幻小说“历史虚构”的蓝图中，人工智能题材的

“后人类”叙事及其对“或然历史”的重塑渐趋明晰

地设置了“后人类美学”这一崭新审美范式。 “后人

类美学首先是一个正在绽露的视域，是一种先行到

未来的实践。 虽然它所引发的理论位移还远未完

成，但其本体论依据已经获得了较为充分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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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后人类”叙事的美学开拓在当代网络文学

版图中或许只是冰山一角，但它是一个具有生长空

间和学术价值的新领域，这一视域之下的“后人类

美学”探索也必将随着人工智能题材网络科幻小说

关于“异世界”悬置、“乌托邦 ／异托邦”建构以及人

类“未来史”重构的张力，影响并推动着当代中国科

幻文艺理论话语范式的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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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ｏｎｌ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ｔ－ｈｕｍａ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５６１

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与美学追求


